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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巴基斯坦登山遇袭幸存者张京川回国谈生死之间

“能成功逃脱，有运气成分”
本报深度记者 肖龙凤 发自昆明

“听到枪声，下意识

低头躲过子弹”

齐鲁晚报：遇袭之前你们正
在做什么？

张京川：我们是6月8日到的
伊斯兰堡，坐车到了一个城镇，再
徒步近三天到达南伽峰，随后到
达海拔4400多米的前进营地进
行适应，这里的海拔比大本营还
要高900米。前进营地有二三十
人，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安扎帐
篷。事发当天，一支登山队离开了
前进营地，进行高山适应性训练，
因而避开了这次恐怖袭击。

齐鲁晚报：武装分子当时是
什么装扮？

张京川：这个涉及到案件的
一些细节，具体的我不能透露，只
能说他们全部都拿着冲锋枪，全
副武装，全都蒙着头。

齐鲁晚报：遇袭时的情形怎
样？

张京川：6月23日凌晨3点半
(指北京时间)左右，一伙武装分
子闯进了营地，把每一个队员直接
从帐篷里揪出去，捆绑，然后索要
财物，进行摄像，最后进行枪杀。

齐鲁晚报：您也被击伤了？
张京川：直到获救后去医院

检查时我才发现，头皮被子弹擦
伤了。当时，几乎是听到枪声的一
瞬间，我下意识低头躲过了子弹，
也就是1秒钟的时间。之后我趁
乱“撂倒”了旁边的袭击者，挣脱
绳索，拼命狂奔，跳到营地外一个
30米的深沟里，脱离了被枪杀的
险境。40分钟以后我匍匐潜回营
地，穿上棉服、高山靴，带上冰爪，
并找到了卫星电话，打电话给国
内的同事求救。

齐鲁晚报：您是如何躲开武
装分子追捕的？

张京川：我拼命地奔跑，“之”
字形地奔跑，侧翻，然后奔跑。

齐鲁晚报：这和您在部队里
学到的技能有关系吗？

张京川：与我受过严格的军
事训练有直接关系，用“之”字形
的跑动方式可以避开子弹的扫
射，加上地形的掩护，就能跑出
去。但我能成功逃脱，只能说是有
运气的成分。

齐鲁晚报：您当过侦察兵？
张京川：我曾经在武警部队

服役，但不是侦察兵，我学的是军
事指挥专业。我认识他们的武器，
对他们的军事素质，包括持枪的姿
势——— 袭击者的枪都挂在脖子上，
这样的持枪方式只能扫射，不利于
瞄准——— 都作出一些评估，这让我
能够迅速作出判断并逃脱。

“没想到救援飞机来

得这么快”

齐鲁晚报：打完求救电话后，
您为何不下山而是往山上跑？

张京川：因为上面相对安全。
第一，我想找到信任的登山队员，

和我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对付下
面可能发生的危险。第二，我到高
的地方，因为武装分子没有冰爪、
高山靴，不能在冰雪的地面很自
如地做动作。

齐鲁晚报：救援飞机什么时
候到的？

张京川：打电话的时候是巴
基斯坦当地时间1点35分，也就
是北京时间4点35分。巴基斯坦
特种部队的第一架直升飞机落下
时，大概过去了9个多小时。直到
看到第二架直升飞机落地，我才
现身。

齐鲁晚报：真是劫后余生！
张京川：我没想到救援飞机

来得这么快，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幸福，
就是你背后有很强大的国家，说
这些话我绝没有一点惺惺作态。

齐鲁晚报：救援来得非常及
时。

张京川：对一个瑟瑟发抖、等
待救援的人来说，能尽早脱离险
境的心情，大家可能没法设身处
地地理解。巴基斯坦特种部队直
升飞机到了大本营，把我送到了
军营，又用专机把遇难者的遗体
一起送到了伊斯兰堡，中国大使
馆人员、外交部人员和公安部人
员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杨春风是最好的登

山家，他没有任何财产”

齐鲁晚报：您匍匐回营地时
曾冒险爬到老友身边，是不是还
期待能有奇迹出现？

张京川：(哽咽)2012年7月，
我们三人一起成功登顶乔戈里峰
(国外又称K2，世界第二高峰)。在
登山过程中很艰苦，登过一次高峰
就成了“战友”。现在他们已经不在
了，我只能把他们记在心里。

齐鲁晚报：杨春风还是您登
顶珠峰时的向导？

张京川：我和杨春风非常谈
得来，他每年都到我昆明的家中
住至少三周以上，我们是很好的
朋友。

齐鲁晚报：杨春风的家人还
好吧？

张京川：杨春风可能是我国
最好的登山家，但是他没有任何财
产，离婚16年了，儿子一直由父母
和妹妹抚养，父母年老，没有任何
经济来源。很多人想通过我向他

的家人捐款。他妹妹为他儿子开了
个账号，大家可以捐款，力所能及
地帮帮他们，开户名：杨起云，账
号：6217858300006982376，开户
行是中国银行乌鲁木齐石化支
行 ，他 妹 妹 杨 春 亚 的 电 话 是
13139881103。

齐鲁晚报：杨春风是职业登
山家，他是怎样教育儿子的？

张京川：杨春风本人一直不
管儿子，儿子从懂事起一直由杨
春风的父母和妹妹带。他曾说过：

“我不用给儿子留下任何物质遗
产，只要让他知道他爸爸是位英
雄。”杨春风认为他给小孩的精神
财富要大于一切。

我不赞同用这种方式教育孩
子，还是得陪在孩子身边。也许他
比我更洒脱，比我更有境界。

“不要因为这种事情

就停止脚步”

齐鲁晚报：有读者疑问，您是
全职公务人员，怎么会有足够的
费用和时间去登山？

张京川：这次我是和单位请
了2013年的公休假，我工作23年，
有15天的公休假。至于费用，都是
我通过自己的关系或者其他朋友
筹集资金，但这次登山的费用全
部是由我自己承担的。

齐鲁晚报：您遇袭时求救电
话先打给了同事，而没有打给家
人，是怕家人担心？

张京川：我们在遇到一些危
险的时候，会选择拜托给朋友，对
自己的妻子或亲人不能说这些话，
他们会受到太大惊吓。这两年里，
我已经和死亡有过多次“亲密接
触”，所以对家人有着深深的歉疚。

齐鲁晚报：您以后还会进行
登山运动吗？

张京川：这个情况我现在不
能回答，只能说我作为一个有责
任心的人，会对家庭负责任，对朋
友、亲人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
至于是否再进行这一类的活动，
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

齐鲁晚报：经历了这次事件
后，您对登山运动有什么新的认
识吗？

张京川：我觉得这个事件和登
山本身的危险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这是恐怖分子选择一个外国人相
对集中的地方策划的事件。如果我
们旅游途中在酒店或在集市，也有

可能遭受这些危险。不能说是因为
去登山，就会碰到恐怖分子。但从
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这次不去登
山，就可能避免这个危险。

齐鲁晚报：这次事件可能会
影响到登山爱好者的热情吗？

张京川：一个人只有在自己
身体允许范围内进行一些力所能
及的活动，然后从中得到愉悦，这
个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对广
大户外爱好者、登山爱好者来说，
不要因为遇到恐怖袭击这种事
情，就停止自己的脚步。去磨炼自
己，愉悦自己的身心，为我们拥有
强大的体魄打好坚实的基础，你
就已经成功了。

“越艰难险峻越体现

登山人的自我价值”

齐鲁晚报：您说过和杨春风
是有共同理想和梦想的知己，共
同的理想、梦想是指什么？

张京川：我们觉得登山不仅
是体现自我的一种状态，也是弘
扬一种勇敢的精神，是战胜艰难
困苦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只有受
到很多艰难困苦的洗礼，他才能
更加弘毅。

齐鲁晚报：你们也推动了国
内登山运动的发展。

张京川：我们想通过自己的
行动来带动整个国家的登山运
动，通过我们的践行促进国人对
登山的看法，尽量加入到这个队
伍里，强健自己的体魄，振奋自己
的精神。

齐鲁晚报：南伽峰有“杀人
峰”之称，据不完全统计，它曾吞
没了数十位登山爱好者。你们为
何会选择去那里？

张京川：这座山的攀登难度
在乔戈里峰之后排在世界第二，
但死亡率在乔戈里峰之前，一直
没有中国的业余登山者成功攀登
过。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联手攀
登这座山的意义所在，我们想创
造中国民间的一个足迹。

齐鲁晚报：是不是越危险难
爬的山，越能吸引你们？

张京川：经过无数次的登山
历练，我们已经把登山的艰难险
阻当作自己克服困难的一个标
杆。只有顺利克服别人克服不了
的困难，你才能让自己的精神境
界得到提升。越艰难险峻，越能体
现出我们登山人的自我价值。

6月23日，巴基斯坦北部，在
南伽峰的营地发生了一起恐怖
袭击。巴基斯坦警方介绍说，当
时一伙武装人员袭击了营地，开
枪打死了9名外国游客和1名当
地导游。9名遇难游客中包括登
山爱好者杨春风和饶剑锋 2名
中国人、1名美籍华人，还有5名
乌克兰人和1名俄罗斯人。中国
公民张京川幸运逃脱。

此次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
震惊。事发后，巴基斯坦极端武
装“真主旅”和巴基斯坦塔利班
组织武装发言人均宣布，对此次
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这起恶性袭击事件，再次将
“国人的海外安全”这一问题推
到台前。

6月25日16时33分许，在巴
基斯坦遭遇恐怖袭击幸免于难
的中国民间登山者张京川，走出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回到祖国。

在境外的中国人安全问题
多发的重要原因是恐怖主义、危
害社会安定的打砸抢等刑事犯
罪。

格相关链接

登山营地遇袭

10人遇难

本报讯 6月27日19时，在
巴基斯坦遇害的登山家杨春风、
饶剑锋遗体由巴基斯坦军方专
机送达乌鲁木齐。

14时30分，距离飞机抵达还
有 5 个小时之久，杨春风的家
人、生前好友、乌鲁木齐市登山
协会会员已经早早等候在机场。

“老杨，我们接你回家了。”
杨春风的家人掩饰不住悲伤的
情绪，在等待飞机降落的过程中
数度落泪。“老杨他非常平和，不
爱说话。”谈到杨春风，生前好友
都会用平易近人来形容。

19时30分，遗体抵达乌鲁木
齐地窝堡国际机场，巴基斯坦礼
宾队将杨春风灵柩缓缓抬下飞
机，一位巴方官员对遇难者家属
简单慰问后，灵柩被抬上殡仪馆
汽车。

“海拔8000米是他的梦想，布
洛阿特是他的梦想，他没有倒在
登山的路上。”乌鲁木齐市登山协
会副主席马玉山说，14座8000米高
峰是杨春风的梦想，还差3座，他
就将完成梦想。杨春风的网名叫

“布洛阿特”，或许，那才是他最后
要征服的一座山。

据了解，6月26日，中国驻巴
基斯坦大使馆和巴基斯坦官方
联合在伊斯兰堡，为两名登山家
举办追悼会。

杨春风遗体告别仪式将于6

月30日在乌鲁木齐举行，饶剑锋
遗体将继续由巴方专机送回家
乡深圳。

据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工作人员称，等饶剑锋家属返回
深圳之后，协会将开一个追思会，
并号召熟悉的山友进行募捐。

杨春风饶剑锋遗体

昨天回国

张京川依旧沉浸在极度的疲惫与悲痛中。6月23日，在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以下简称“南伽峰”)，43岁的昆明市五

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务员张京川，目睹好友杨春风、饶剑锋在武装袭击中遇难，自己则死里逃生，成为此次遇袭事件件唯

一幸存者。

在将杨春风的遗物送回乌鲁木齐后，张京川回到家乡昆明。6月27日上午，张京川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采访，几度哽

咽。但他表示，登山爱好者不要因为发生一次这种事情，就停止自己的脚步。登山是战胜艰难困苦的一种表现，一个人人只

有受到很多艰难困苦的洗礼，他才能更加弘毅。而越艰难险峻，越能体现出登山人的自我价值。

说起杨春风、饶剑锋，张京川几度哽咽。 肖龙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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